
我的家在西安蓝田的一个小山村上寨村。村子
不大，只有四个小队，几百户人家，地理位置却非常
不错。东依秦岭王顺山，南靠王顺山延绵山外的猪
娃梁。尤其值得骄傲的是，村子南北的流峪河和灞
河，一年四季清歌高奏，绕着小村潺潺流过。在我幼
小的记忆里，由于流峪河和灞河的加持，每年不管干
旱少雨，龙王怎样不给脸，这上寨村的村民，不管多
少，都会有一把活命的救命粮。这一点，在我的长篇
小说《杨柳寨》中有比较详尽的描述。

站在小村里，抬头东望，歪嘴岩就在眼前。歪嘴
岩是我们那里的家山神山，崖顶上有玉皇庙，每年三
月三庙会，都会有数不清的善男信女前去烧香磕头，
祈求一年来的平平安安。年轻人求的是爱情甜蜜，
中年人求的是风调雨顺，老年人求的是长命百岁。
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家里缺少男丁的人家，女人就会
提着大白蒸馍扯上几丈红绸缎子去祈求玉皇大帝，
求的多半是在年底或者来岁，能生个带牛牛的大白
胖小子以延续自家的香火。听老辈人讲，这歪嘴岩
的玉皇大帝是个大善人，只要你足够虔诚足够善良，
他都会让你多多少少随心如意得愿以偿的。

这歪嘴岩，这灞河和流峪河，还有那修有水库的
猪娃梁（今天的荞麦岭），让我瘦小好动的身体早早的
有了感悟山水大美的空间和灵性。七、八岁的时候，
春夏秋冬，与村里的一群毛孩子疯东疯西，上山挖药
摘五味子逮蚂蚱，下河游泳摸鱼比谁尿得远，上岸折
麦子偷黄瓜扳玉米棒子爬高压电杆，干尽了孙猴子该
干的所有营生。一句话，好事没有，坏事却做了一河
滩，没少让家里的父母亲省心。再大一点，拉着架子
车上柿园子割条子，进倒沟峪剁山棍扛木头。再后来
工作后驱车到葛牌、牛背梁，进灞源雪中上箭峪岭，探
访灞水之源头，大口大口的在灞源街道嗟神仙粉、菜
豆腐和野菜包子，回来时还忘不了大包小包地买回一
大堆的土特产。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感谢故土的山山

水水，让我一天天在贫困中快乐成长，遇见越来越多
的“外面的世面”。对我来讲，这故乡的山山水水沟沟
坎坎峁峁梁梁，就象母亲宽广而温暖的怀抱一样，让
我哭让我笑让我疯让我闹，让我在懵懵懂懂之中一天
天渐渐懂事成熟，让我感知生活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
知道人生的不易，让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要敬畏祖
先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上苍。

近几年，由于儿子上了大学不在身边，父母又双双
先后离开了我们，每到周日假期，自己有了比较多的
闲余时光，从小就热爱大山大河的我，只要有朋友呼
唤引诱，自己再也管不住从小就好动的双脚，开始向
身边郊县的山山水水发起挑战。每涉猎一处山山水
水，对那里的地质地貌、岩石构造、人文景观、历史传说
就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自己的学识也就跟着一天
天的丰富起来。山水不仅给了我们生机、乐观、博大和
雄浑，更给了我们健康的体魄与战胜各种困难的信
心。每爬上一座大山，站在峰顶，这不仅仅是对于一座
山峰的征服，更是对自信心的一种安慰、升腾和超越。

人生苦短，我们很快来到中年。恋旧而喜爱文
字的我，每每游玩过一个地方，我都要挤出时间拿起
笔来留下点所谓心动的文字，以记录我们逝去的山
水蹉跎岁月。这一写不要紧，一不小心，几年下来竟
然积累了九十多篇文字。二零二四年暑假，我为这
些文字申请了著作权证。半月之后，我又将这些文
字以游记《山水之间》的形式发给喜马拉雅有声版，
很快就审批通过面向全球播放了。听着主播青玄兮
兮浑厚磁性的另类演绎，品味着自己作品一天天地
走进千家万户越来越多读者的心田，于是乎虎胆倍
增，自己这不正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在传播中国文
化吗，还有什么比传播中国文化最骄傲最伟大的事
业哩！想到这里，就想出一本属于自己的山水游记，
这样，《山水之间》就应运而生了。因了这点，我的心
中凭空笼过几分所谓的自豪来。

游记《山水之间》，我尽可能的将我的第一感受，
面对的眼前美景，心中所涌动的那份浓浓的情感，原
原本本地流淌出来，地地道道地倾泻出来，让山水的
大的气象，在情感的喷涌之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
者面前。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诗
文改革的领袖欧阳修，在他的《醉翁亭记》中这样写
道：“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
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
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在他的文字中
贯穿一个“乐”字，其中则包含着比较复杂曲折的内
容。一则暗示出一个封建地方长官能“与民同乐”的
情怀，一则在寄情山水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正
当四十岁的盛年却自号“醉翁”，而且经常出游，加上
他那“饮少辄醉”“颓然乎其间”的种种表现，都表明
欧阳修是借山水之乐来排谴谪居生活的苦闷。作者
醉在两处：一是陶醉于山水美景之中，二是陶醉于与
民同乐之中。我不是欧阳修，也少饮辄醉，不能与民
同乐，却能够通过山水之景韵情感受他的无奈与快
乐。尽管这种快乐是暂时的，但它却是实实在在源
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山水情感啊!

唐朝著名诗人柳宗元在他有名的《小石潭记》中
这样写道：“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
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作品记叙了作者游玩的整个过程，以凝练的语言描绘
了小石潭的醉人景色，含蓄地抒发了作者被贬后无法
排遣的忧伤凄苦的情感。我们对小石潭的整体感觉
是忧深冷寂，孤凄悲凉。这何不是作者在借助眼前之
景抒发自己不得志的情怀哩。我不是柳宗元，没有经
过他那样跌跌宕宕的人生，但在山水之间，我的文字
或多或少，还真真留有他的几分影子在里边哩！

看来，这山水能够醉人，也能够同乐。这山水能
够激情，也能够寄情。山山水水流淌在天地之间，也
流淌在生生不息的历史的长河里，流淌在华夏数千
年源源不断的文脉里。

《山水之间》是我的第一本游记作品集，尽管它不
是尽善尽美，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在山水之
间，在天地之间，在宇宙之中美美地留着自己豪情万
丈的影子哩。我希望它的影子，随着岁月的流逝，会
留在天地之间更多更多热爱生活的人们的心里。

■■ 穆海峰穆海峰《《山水之间山水之间》》后记后记

醉人山水天地间醉人山水天地间

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城，有一个地方人人熟知，又
人人无视——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在《呼兰河传》
这幅苍凉的民俗画卷里，这个不起眼的“泥坑”，恰恰
是一个核心的沉默符号——它不仅是地理的洼地，更
是精神的地标，照见了小城众生麻木的生存哲学。

“泥坑”
一座扎根市井的无声纪念碑

泥坑，本是呼兰河城东二道街上一处寻常大水
洼。逢雨便泥泞满溢，天晴则淤泥淤积，曾困住车马、
淹过猪狗，甚至吞噬过鲜活的人命。城里百姓一边埋
怨它、诟病它，一边又把它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却始
终无人愿意付诸行动，将它填平。它就那样年复一年
静静伫立，像一根扎在小城心底的暗刺，让人隐隐不
适，又渐渐习以为常。

小说第一次大规模描写泥坑，是在第一章的市井琐事
中。大雨过后，泥坑涨满，车夫赶着马车经过，“一赶、一
赶，那马腿就陷到泥里去”。行人议论纷纷，有热心者帮忙
抬车，有妇女抱怨泥水溅脏了衣裳。车马终是拉出来了，
人们松了一口气，便散去了——泥坑还在那里，等着下一
次的陷落。

这是呼兰河城日常的缩影。泥坑的存在，像一面
镜子，映照出这座小城最真实的生存模样。小城里的
人对泥坑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心生抱怨，却不愿改
变；热衷闲谈，却始终旁观。泥坑成了平淡日子里难
得的“热闹”，填补着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与贫瘠。

泥坑更是“生”与“死”的见证者。小说中，曾有
人掉进泥坑淹死。“那泥坑子淹死过马，淹死过猪，也
淹死过人。”这轻描淡写的叙述，仿佛在说一件再平

常不过的事。生命在泥坑面前变得极其脆弱，而呼
兰河人对死亡的淡漠态度——他们似乎更关心猪肉
会不会因此涨价——让泥坑成为一樽冰冷的“生命
碑”。它见证着呼兰河人的生老病死，见证着众人在
苦难里漠然度日，又在漠然中悄然落幕。

细读之下，泥坑与呼兰河人的关系耐人寻味。泥
坑并非自然灾害，它本是街面上一个普通的水坑，只
要有人肯花力气挑土填平，便能一劳永逸。然而，没
有人这么做。仿佛泥坑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是命
该如此的。这种对苦难的接受，而不是反抗，与后花
园中那些“想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的自由生命形成
了尖锐的对照。后花园里黄瓜倭瓜肆意生长，无拘
无束；而泥坑前的人们，却连填平一个水坑的勇气都
没有。一坑，一园，相距不过数百步，却是两个截然不
同的世界。

“泥坑”
人性的麻木、乡土的宿命与人间世相的隐喻

泥坑这一意象，绝不止街边一洼积水。它承载的
意蕴层层积淀，一如泥坑本身，表面是一摊浑浊污水，
内里却是经年累月淤积的沉泥。

泥坑藏着小城人骨子里的精神麻木。它的存在
是“丑”的，是“不合理的”，但呼兰河人对此的态度是
接受，甚至利用。他们利用泥坑作为谈资、作为“热
闹”的源头、作为判断他人的依据。泥坑成了检验人
心的一面镜子。人们面对明明可以改观的困境，却选
择袖手旁观、安于现状，慢慢失去了主动求变的勇
气。这份精神上的慵懒与漠然，和小城跳大神、放河
灯等愚昧风俗一脉相承——世间所有刻意的喧嚣，不

过是精神荒芜的掩饰。就像那大泥坑子，本可根除症
结，却因人人观望，成了挥之不去的常态。

“泥坑”暗含着乡土岁月周而复始的宿命轮回。
下雨—泥坑满—陷车—捞出—天晴—泥坑干—再
下雨—再陷车……如此周而复始，永无尽头。呼兰
河人的日子，也困在这样永恒的循环里。四时流转、
婚丧嫁娶、民俗节庆，始终循着老旧轨迹原地打转，
没有新生气象，也无向前的突破，只剩日复一日的原
地徘徊。小团圆媳妇凄然离世，转眼又有新的女子
嫁入街巷；跳大神的锣鼓刚歇，野台子戏的喧闹又
起。呼兰河城的热闹从不缺席，街边的泥坑也始终
依旧。岁月便在这样的循环里，一年又一年。

“泥坑”照见国人安于宿命的集体心态。呼兰河
城的人对泥坑，向来选择被动顺从，却也在无奈中生
出几分朴素的生存智慧。泥坑惹人烦忧，人们便学着
从容避让：雨天绕道而行，车马陷落便伸手相助。这
份善意之举，虽解不开根本症结，却也是人间微小的
善意。萧红对呼兰河人的情感极为复杂，她痛惜众人
的麻木，也体谅底层百姓的身不由己；感慨他们甘于
沉沦苦难，也理解时代桎梏下普通人的无力。借“泥
坑”这一寻常物象，她写下乡土众生深陷苦难轮回的
根源，也悄悄藏起一份期许：愿有一天，有人能填平这
现实的泥坑，更能抚平人心深处的精神洼地。

“泥坑”
荒凉与生机的“回声”

《呼兰河传》的意境自带一种独特底色，没有激烈
的悲愤控诉，也没有一味沉溺温情怀旧，而是一种“荒
凉”——这种荒凉不是空无一物的空寂，而是热闹中

透出的孤独，悲从中来的漠然。
“泥坑”这个意象，是营造这种“荒凉”意境的关

键。它的存在感如此之强，却从来不被重视；它吞噬
生命，却无人哀悼；它是城市中心的一处“伤疤”，却被
默认是理所当然。这份习以为常的冷漠，正是全书苍
凉感的根源。

泥坑的“无言”，是呼兰河城最响亮的“回声”——
照见人情淡漠，照见生命卑微，更照见一方土地精神
世界的寂寥。但苍凉从不是结局，灰暗之中总有微光
悄然闪烁。萧红在冰冷泥坑之侧，特意安放了祖父与
后花园的暖意。祖父那句“你若是想玩，就到后花园
里去”，恰好与泥坑形成鲜明对照，后花园代表自由、
生机与温情，温柔抗衡着泥坑所象征的束缚、麻木与
死寂。泥坑越是沉郁灰暗，后花园的微光便越显温暖
明亮。一明一暗，一静一活，让全书不止有苍凉底色，
更生出一份生生不息的生命韧劲——恰如被泥坑围
困的土地深处，依然埋藏着孕育新生的力量。

或许，萧红想要告诉我们的生命哲思正是如此：
荒凉本是人间底色，微光永远藏于烟火之间；苦难是
生活常态，人终能在浮沉世事里，守住属于自己的一
方心灵后花园。泥坑终究没有被填平，也不曾被遗
忘——这不是绝望，而是对现实最坦诚地描摹。她
在最后写到了冯歪嘴子的儿子“已经会笑了”，写到
了后花园里的“黄瓜、倭瓜、玉米”仍在生长。泥坑仍
在，希望亦在。一阴一阳，一冷一暖，沉淀成《呼兰河
传》最本真的文学底色。

“泥坑”意象看似寻常，实则构思精妙。它没有后
花园的烂漫诗意，却最贴近烟火人间，扎根乡土大地，
藏着普通人与苦难相守相依的生命韧性。

重读《呼兰河传》，回望那方泥坑，亦是在反观当
下的自己。生活里，我们何尝没有遇见过属于自己
的“泥坑”？明知可以改变，却选择了习惯；明知可以
反抗，却选择了顺从。

萧红的可贵，在于她不是一味批判，而是在冰冷
泥坑旁，为世人种下了一座后花园。那不是逃避，而
是一份清醒的坚守——留住心底的美好，守住向阳而
生的希望。

“泥坑”或许还在，但只要我们心中的“后花园”尚
未荒芜，微光，便不会熄灭。

““ ”：”：荒凉深处的生命微光荒凉深处的生命微光泥坑泥坑
———重读—重读《《呼兰河传呼兰河传》》 ■■ 潘丽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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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惠村纪事》，是王琪玖倾
情书写的一部乡土散文集。通
过对故乡昔日流年的回眸，打捞
起埋藏在其灵魂深处沐惠村人、
事及风物的记忆碎片，表达了对
故乡情、亲情、爱情及师友情的
由衷赞美。它们宛若一颗颗散
落在人世间的珍珠，作者通过

《沐惠村纪事》这部集子，将其深
情地串起，使那些逝去的岁月和
散碎时光，迸发出明丽而耀眼的
光芒。

王琪玖的散文，贵在以情感
人，以情动人。情感充沛，感人
至深，能与读者产生强烈的思想
共鸣。

在《红缎袄·金簪花》里，描
写女儿出嫁时农村的习俗及风
土人情，呈现出王琪玖散文清新
淡雅、馥郁芳香的艺术韵味。作
者刻画出嫁女儿、离开娘家人时
的不舍情愫与淡淡忧伤，尤其是
出嫁新娘的心理描写，细腻传
神，丝丝入扣，符合人物心境，充
满情感张力。再读王琪玖笔下

《满院子的喜庆》，娶媳妇，闹洞
房，却是满满的一院子喜庆。让
我们再次重温昔日农村人声鼎
沸、热闹喜庆的婚礼场面，令人
倍感亲切和温馨。《青青的厦子

暖暖的炕》，作者为我们营造出故乡青青的厦子房、
暖暖的热炕头、和睦的亲情及温馨的家庭氛围，表
达了农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作者描写细腻生动，深情厚爱倾注笔端。乡
愁，是那一缕缕袅袅的炊烟，珍藏在记忆的天空，永
远无法消散。

在《父亲》一文中，作者为我们展现了父亲淳朴
友善、正直无私、德高望重和厚德载物的高洁品行，
以及言传身教所形成的良好家风和家教。在《绣花
针尖上的爱》中，一位心灵手巧、勤劳能干、省吃俭
用的母亲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在《菩萨婆婆》

《送麦秸》里，使我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乡情至
爱，以及邻里守望互助的善良修为。在《烤红薯里
的爱情》里，闪烁着作者纯洁朴实的爱情火花，如热
气腾腾的烤红薯，暖意盈怀。

生活艰辛苦涩，衬托出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
性之光。

《潮叔》是一篇散文，但比小说更加精彩。作者
以细腻的笔触、饱满的情感，叙写昔日乡村生活的
艰难、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为读者成功塑造了潮
叔这位憨厚坦诚、正直善良、主事公道的长辈形
象。同时，字里行间闪耀着阳光、温暖和人性的光
辉。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在《祝福感与小说
的伦理境界》中这样写道：“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懂
得怜悯和同情，就在于他懂得推己及人地爱别人，
就在于他能从利他的行为中，感受到巨大的幸福和
快乐。”乡情如酒，芬芳四溢。作者还为我们刻画了
自尊自强的九胜、早逝的少年百过、热爱写诗的书
痴张广民、热情好客的永乾、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
的班主任张思杰老师。书中这些人物，个个形象生
动，鲜活饱满。令人印象深刻、呼之欲出。

王琪玖的散文，语言明白晓畅、质朴简洁、幽默
诙谐、活泼灵动，充满渭北乡土气息和人间烟火的
浓郁味道。

文中大量运用比喻句，精准得当，绕有趣味，为文
章增色添彩。比如：“鞭炮如炒豆般的炸响了……”写
童年小伙伴百过：“唯独那一双黑亮如漆的眼睛，还如
辽远高阔的夜空里的小星星，在我的记忆之屏上闪
烁。”在《雅琴》中，“雅琴的心呢，就像烧红的碳纤掉到
冰冷的水盆里，滋啦一下全凉了。”在《赛在花手帕的
爱》一文，那个说媒老汉的语言神态和动作模样，生动
有趣，出神入化，令人捧腹大笑。在《满院子的喜庆》
里，“烘房”的场景描写，有画面感、立体感，仿佛电影
镜头在人们眼前闪现。再比如，描写酒席上男人喝酒
的神态，刻画人们争相咥大肉片子的情景，栩栩如生，
妙不可言，令人大呼过瘾。

品鉴赏析《沐惠村纪事》，王琪玖散文的独特魅
力和鲜明的艺术特色，体现在他真挚饱满的情感、
意境悠远的文风、含蓄隽永的哲思和袒露心迹的纯
朴可爱。故乡那些久远的人、事、风物、乡情至爱及
善意修为，犹如散落在人世间那一颗颗晶莹剔透的
珍珠，至今仍流淌在作者的记忆长河里，历久弥新，
散发着人性的温暖和光辉，给予我们阳光希望和积
极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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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地方戏剧中，以秦腔最为著名，成为作家
接触与想象外面世界的基本方式。在汗牛充栋的研
究文章中，西部深厚的文化积淀和黄土地莽阔浑厚
的地理环境，一直被评论家认为是西部文学兴盛的
缘由。我们以往的研究往往只注重地域的因素，忽
视了地方戏曲对作家创作的影响，然而深入到西部
作家的内心世界，我们会发现，以秦腔为代表的戏曲
文化和西部独特的人格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更大一
些，当然也有西部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戏曲秦腔进
入西北当代小说，作家以纯粹的民俗学眼光去审视
笔下的民俗文化生活，从而在思想和审美两个层面，
凸现出民俗文化对于作家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因而
使其写作于内在的质地和品性上显现出了浓郁的民
族风味。

王亚丽的著作《秦腔与当代西北作家创作关系
研究》，以秦腔与当代西北作家创作关系为主要研究
对象，主要考察二者在生成、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关
系形态和关系现象，梳理小说与戏曲之间故事题材
的沿袭关系，考索同一或同类故事题材在小说和戏
曲间的流变轨迹，探讨小说与戏曲共有的艺术特性
等。秦腔与当代西北作家创作关系研究是两个文类
关系的研究，作者借用传统戏曲的研究方法与成果，
分析秦腔与当代小说之间的交叉关系。通过文本细
读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相结合，分析秦腔与当代
西部文学文本之间的“跨文本”互文现象、内部结构
的互文现象，以及形式互文现象产生的原因、互文现
象对小说文本意义造成的影响。

当前各学科交叉发展和各领域知识融通的趋势
日益加强，打破传统的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史哲深
度融通，就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
2020年11月教育部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以人
工智能时代与全球化格局变化为历史背景，赋予了
新文科特殊的历史使命。《秦腔与当代西北作家创作
关系研究》正是在这个大的文化语境下应运而生的
著作，体现了研究者独到的学术视野。

在传统戏曲与现代小说的关联中，两者既显示
出各自的艺术个性，有着不同的文化姿态和命运，同
时又相互影响，呈现一定程度上的融合和贯通。传
统戏曲和现代小说的交叉融合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
发生的，二者的研究开拓了文学和戏曲研究的视界，
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参照系
和观察点，从而使此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的意义。
小说和戏曲在发展的过程中多次相融互补，因此，小
说被李渔视为“无声之戏曲”二者共同点缀中外文学
的璀璨历史。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待戏曲文化
的态度上，不再执着于精英视角的文化批判，而把视
野放在作为传统文化核心戏曲的欣赏与认同上。张
爱玲、白先勇、莫言、贾平凹等作家，对戏曲是由衷地
热爱，他们认为戏曲有一种“浑朴含蓄”的好处，蕴含
着中国特有的人情世故。现代作家利用戏曲转换和
还原自己对现代性的感悟和思考，他们是受戏曲情
境的激发引起创作的。戏曲不再是零星出现在小说
文本中的散状点缀，开始有计划、有象征意味地出现
在小说中。小说主动、有意地利用、模拟戏曲材料，
采用“戏中戏”的叙事结构，使之成为小说叙述的有
机组成部分。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秦腔与当代西北作家创作关
系研究》在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著作认为当代西北作家的小说文本与秦腔
内容建立起了互文关系，秦腔与当代西北作家创作
文本的母题互文，结构互文，美学风格互文是著作研
究的亮点。作者抓住秦腔与当代西北作家创作关系
中十分重要、持续至今的疑难问题，解析它们在实验
探索中的创新呈现。尤为可贵的是，论著视野宏阔，
以作家作品为引证实据，文本分析恰当贴切。

（2）钩沉、梳理当代西北作家创作文本中的秦腔
资料。现代小说中关于戏曲的描写，是那个特定历
史时代戏曲活动的忠实记录，在戏曲资料大量湮没
的情况下，这些记录描写弥足珍贵。著作对于重新

理解秦腔与当代西北作家创作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颇
有价值的启示，在丰富的史料中，呈现出新锐的问题
意识，无论在传统戏曲层面，还是当代西北作家创作
研究层面，均有重要贡献。

（3）著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微观的现实细察，
全面探讨贾平凹新时期文学40年的创作，重点论述了
贾平凹创作与秦腔的互文关系，构思宏阔，论述视角
较为新颖别致，体现了研究者独到的学术眼光。特别
是作者对贾平凹以“适性”为取向的文学探索的论述，
颇有说服力，突破了学术界的有关说法和认识。

（4）著作为构建完善的戏曲与现代作家作品互
文批评体系积累经验。在对秦腔与西部文学进行有
重点、有层次的专题个案分析基础上，建构相对宏观
的戏曲与文学互文批评体系，为进一步构建成熟、完
善的现代小说互文研究理论体系进行尝试性探索，
积累研究经验。

王亚丽以翔实的资料为论证依据，在总体背景
下和论题导引下对个案作家进行了准确细致的分
析，由此把握到当代西北作家创作与秦腔艺术关系
特征及其审美取向，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这一
学科领域，表现出科学的研究态度和严谨扎实的学
风，值得肯定。书中有不少具有启发性的见解，值得
珍视的，希望她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努力，在
区域文学的研究领域取得更好的成绩。

《秦腔与当代西北作家创作关系研究》探讨以戏
曲为主的“传统声音”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和意义，分析其对当代西北作家创作的重要影响，以
及它带给现代社会及其当代小说的冲击。既从宏观
系统的角度以秦腔与当代西北作家为主体研究对象
进行全面考察，又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深入探讨
前因后果，这是对以往零散研究的突破,为西部文学经
典的当代接受及传播提供理论参考。总体来说，《秦
腔与当代西北作家创作关系研究》具有大视野，不只
针对单篇、单部小说进行局部的微观讨论，是对秦腔
与中国西部文学的整体的、宏观的研究专著。

■■ 吴妍妍吴妍妍戏曲与文学交叉研究的得力之作戏曲与文学交叉研究的得力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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